
今年上海 “爱鸟周” 活动昨天
在长风公园拉开帷幕， 主题是 “保
护鸟类资源 ， 守护绿水青山 ”。 本
届 “爱鸟周 ” 活动之一 ， 是评 选
“沪上我最喜爱的鸟”。 在大众评选
名单上， 喜鹊位居前列。

喜鹊是对环境和生态十分敏感
的物种，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
上海消失了。 十年前， 本市林业部
门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发起 了
“寻找喜鹊” 活动。

随着 “爱鸟周 ” “寻找喜鹊 ”
等 生 态 文 明 宣 教 活 动 深 入 开 展 ，
上海的鸟类生存环境逐渐好转， 郊
野森林与城市公共绿地面积持续增
多、 绿量持续增长， 适合喜鹊营巢

筑窝 、 生儿育女的大树越来越多 ，
人们的爱鸟意 识 不 断 加 强 ， 人 为
干 扰 日 益 减 少 ， 喜 鹊 正 由 西 而
东 、 由外及里 、 由 远 至 近 ， 一 步
一步地朝着上海城 市 的 中 心 区 域
靠近 。

两年前， 市绿化林业部门又部
署了一项新的全市性爱鸟活动， 委
托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和野生动
植物保护管理站组织专家组和工作
机构， 发动社会公众评选 “沪上我
最喜爱的鸟”。

专家组对市鸟评选工作提出了
一系列建议， 推荐了 50 种鸟作为
候选对象 ， 其中有 珍 稀 鸟 、 大 众
鸟； 有形象鸟、 功能鸟； 有候鸟和

留鸟， 也有林鸟和水禽。
多家传媒介入其中， 提前一年

就开始向市民介绍 《每周 一 鸟 》 ；
上海野鸟会等相继组织了 16 次公
众野外观鸟活动； 市野保站开设了
多个微信公众号供市民大众识别野
鸟并组织投票推选。 结果， 海选出
了十种 “沪上我最喜爱的鸟”。

从 “寻找喜鹊” 到如今市民热
评 “我最喜爱的鸟 ”， 可以感受到
强 劲 的 爱 鸟 之 风 ； 丰 富 的 爱 鸟 活
动 大 大 普 及 了 上 海 市 民 的 鸟 类 知
识 ， 提 升 了 大 家 对 野 生 动 植 物 和
生 态 环 境 的 保 护 意 识 ， 这 应 是 伴
随 着 喜 鹊 回 归 上 海 市 区 的 另 一 种
收获和成果。

市民热评“我最喜爱的鸟”

专家提醒

千呼万唤之下， 喜鹊已经归

来。 但不少专家不忘提醒： 为让

鸟儿们长久地留住在上海， 还需

要作出许多努力。
三个迹象特别需要警惕：
喜 鹊 们 仍 然 “高 高 在 上 ”，

而少有像国外一些城镇那样敢于

飞落人们身边觅食， 这说明市民

干扰喜鹊的行为仍未绝迹， 鸟儿

惊惶之心仍在；
市中心尤其是居民小区中 ，

水杉、 杨树等高大落叶乔木已少

得可怜， 可供喜鹊躲避野猫等天

敌、 安心筑窝营巢的小环境依然

稀缺；
一 些 地 方 的 绿 化 部 门 仍 然

沿 用 传 统 打 药 方 式 治 理 林 木 虫

害 ， 这 也 等 于 切 断 了 喜 鹊 的 主

要 食 物 来 源 ， 尤 其 不 利 于 它 们

哺雏育幼。
当然， 也有许多有利于留住

喜 鹊 的 好 消 息 ， 譬 如 上 海 计 划

2020 年 前 建 成 120 公 里 外 环 林

带绿道， 努力促使野生动植物物

种复旺； 绿化部门正有意识地在

城区内全面推进树种多样性， 包

括在大小公共绿地小区绿地中着

力栽植蜜源植物来招蜂引蝶； 市

绿化指导站等机构正在大力推广

生物治虫以取代药剂施放， 其中

也包括采取科学合理方法， 促成

以鸟克虫、 以虫饲鸟的良性生态

链。 这些措施倘能早日实现， 都

将有利于喜鹊等野生鸟类在上海

城区安居乐业， 与上海市民长期

友好相处。
当然， 最重要的还是人类必

须改善自己的行为习惯， 特别是

管住自己的手和嘴。 尤其是各类

教育机构， 应当向孩子们加强善

待鸟类的道德和行为教育， 让他

们从小就懂得与鸟类及其他物种

和谐相处， 这也是现代文明人应

有的良知和基本常识。
在这方面， 绵长深厚而意趣

盎然的喜鹊文化， 以及它在上海

离而重归的曲折故事， 应该可以

成为我们中小学生态文明基础教

学的一大帮手。

长留喜鸟
待时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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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鹊回归闹市为上海生态加分
“寻找喜鹊” 启动十年， 如今有了欢喜结局

■洪崇恩

打麻雀殃及众鸟
喜鹊无奈离故乡

喜鹊是一种有灵性的鸟 ， 它

对环境十分敏感 ， 无论从生物学

还是环境学的角度看 ， 它都是出

色的生态指示性物种。
一般来说 ， 喜鹊等鸟类 多 的

地方 ， 自然环境就比较好 ， 人的

文明程度也较高 ； 反之 ， 则是那

里的自然环境还不够好 ， 或者是

人类对鸟类的态度不够友善。

记忆中喜鹊离开上海的时间 ， 可

以追溯到整整一甲子前 。 当时 “大除

四 害 ”， 错 把 麻 雀 这 种 主 要 以 害 虫 为

食、 对人类有益的鸟类 ， 与传播疾病

的老鼠 、 苍蝇 、 蚊子并列 ， 发起了全

国性围剿运动 。 结果 ， 不但使数以千

万 计 的 麻 雀 死 于 非 命 ， 还 祸 及 喜 鹊 、
乌鸦 、 八哥等这些一向习性宽泛 、 与

城市居民相当亲近的常住鸟 。 它们覆

巢毁卵 、 家破鸟亡 ， 少数劫后余生者

远走高飞， 离开了这块 “伤心地”。
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一个

典型 。 经历了漫长的没有喜鹊居住的

缺憾， 又鉴 于 这种鸟儿是典型的环境

敏感和生态指示性物种 ， 本市林业部

门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共同发起了

在 全 上 海 范 围 内 “寻 找 喜 鹊 ” “呼

唤 喜 鹊 ” “留 住 喜 鹊 ” 活 动 ， 希 望

通 过 这 些 活 动 ， 重 新 唤 起 人 们 对 野

生 动 物 的 情 感 ， 把 喜 鹊 以 及 其 它 对

人类无害的野生动物请回我们城市居

民的身边， 构建 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
的生动环境。

从 喜 鹊 远 离 他 乡 ， 到 “寻 找 喜

鹊”、 为喜鹊回归创造条件， 是上海生

态文明建设迈出的可喜一步。

十年回归路
一步一蹒跚

喜鹊从出走至归来 ， 可 算 是

一个生动的欢喜故事 ： 上海的自

然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， 人们的生

态意识大有提升 ， 人鸟之间由对

抗达成和解、 走向和谐。

十年前刚发起 “寻找喜鹊 ” 活动

时， 市区里遍寻不见喜鹊踪影 。 只在

崇明高高的输电塔上 ， 能找到些许喜

鹊 窝 ； 偶 有 青 浦 、 嘉 定 的 民 众 报 告 ，
发现有喜鹊飞过 ， 或许它们是从江苏

飞来， “调研” 上海生存环境的。
就像阔别多年后重返故乡的游子

一样 ， 喜鹊显然是怀着一种因陌生而

忐忑的心情， 一步一步挪回上海的。
密切跟踪喜鹊身影的上海野保会

“鸟友” 们， 用镜头作视线， 画出了一

张 “喜鹊归来路线图”： 喜鹊先在远郊

的宝钢水库 、 嘉定浏河黄渡 、 金山枫

泾、 奉贤海湾森林公园、 浦东三岔港、
金海湿地公园出现 ， 慢慢地靠近并穿

越外环林带， 悄悄地渗透到宝山顾村、
上海植物园 、 世纪公园 、 共青森林公

园、 江湾新城 “绿心”、 长风公园、 华

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 、 复旦大学江湾

校区等较浓密的丛林绿地。
虽 然 小 心 翼 翼 、 步 履 蹒 跚 ， 但

“喳喳-鹊鹊” 的特殊叫声 ， 还是随时

泄露 着 喜 鹊 们 的 回 归 行 踪 。 2013 年 ，
有人在东华大学延安西路校园里摄到

喜鹊窝 。 也有人报告在广场绿地 （延

中绿地 ） 内见到有喜鹊飞过 ； 还有人

反映天山公园高树上见到喜鹊与松鼠

打斗 ， 却都遗憾没有照片 。 去年 ， 在

上海社会科学院 （淮海中路总部 ） 院

内杉树上发现有喜鹊窝 ， 野保站专家

袁晓判断， 这应该是两年以上的老窝；
大院内又有多只喜鹊飞来飞去似在觅

食， 说明它们在附近还有住处 。 这是

在上海市区人类活动密集区首次发现

喜鹊的行踪。

而 此 次 笔 者 拍 到 的 六 个 喜 鹊 窝 ，
坐落在市中心华亭路延庆路的居民小

区内， 比起保安较为严密的市社科院，
显然更亲近普通市民 。 不论这个喜鹊

窝群出现在哪一年 ， 这一事实本身已

足以说明 ： 喜鹊已经回到我们上海市

民百姓的身边！

申城几多爱鸟人
守护喜鹊把家还

申城 “爱鸟周 ” 活动 越 来 越

闹猛 、 功效越来越显著 ， 申城爱

鹊爱鸟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喜 鹊 回 归 上 海 ， 既 是 这 种 机 灵

鸟 儿 的 知 性 选 择 ， 同 时 也 可 为 上 海

城市的生态形象加分 。 因为 ， 今天的

上海 ， 已不复以往那种不顾自然规律

的生态愚昧时代 ； 今天的上海人 ， 打

心 眼 里 认 同 “鸟 语 花 香 ” 的 生 态 环

境 ， 对 现 代 城 市 而 言 是 一 种 多 么 珍

贵 的 标 识 。
在 申 城 众 多 爱 鸟 护 鸟 人 中 ， 刘

国 荣 是 其 中 热 心 的 一 员 。 退 休 后 这

些年 ， 他一有空就往林子里钻 ， 为的

就 是 寻 觅 小 鸟 踪 影 ， 把 它 们 装 进 镜

头、 献给大众 。 有关部门帮他把拍到

的 野 生 鸟 类 编 成 科 普 读 本 《野 鸟 百

态 》 ， 图 片 展 还 上 了 电 视 台 和 报 纸 ，
广 为 宣 传 。

老刘众多的爱鸟故事中 ， 有不少

是关于喜鹊的 。 一次外出拍摄时 ， 他

见到电业工人从输电塔上端下一只鸟

窝， 窝内六只雏鹊张大嘴巴嗷嗷待哺。
老 刘 从 工 人 手 中 把 鸟 窝 讨 来 带 回 家 ，
夫妇俩充当起雏鹊的临时保姆 。 接连

半月 ， 一日多餐 ， 把玉米粒 、 饭粒弄

碎， 一勺一勺喂给它们吃 。 当它们睁

开眼 、 能够展动翅膀了 ， 老刘才把它

们送到附近养育条件较好的大千生态

庄园 ， 交由那里的饲养员喂养 。 小喜

鹊一天天长大 ， 有的飞回大自然 ， 在

大千庄园的林子里筑窝成家 ； 还有两

只养在庄园的小动物园里 ， 每天与游

人见面 “道喜”。
如果说刘国荣是业余爱鸟人的代

表 ， 那么唐思贤研究员就堪称是爱鸟

专业人士的模范。
唐思贤是中国近代著名 “唐氏标

本世家 ” 第五代传人 ， 从出生时起便

与各种鸟类打交道 。 他长期在野外采

集 、 在 实 验 室 制 作 、 在 标 本 馆 讲 解 ，
再走上讲台悉心培育未来的生物专业

接班人。 2004 年， 他牵头邀集百余位

热心野生鸟类保护人士组成上海野鸟

会 ， 所有成员统统自愿自发自费参加

活动 ， 譬如开展野生鸟类资源调查和

监测 、 开展野鸟救助 ， 带领青少年学

生到野外观鸟 ， 保护鸟类栖息地 ， 编

写鸟类科普宣传材料等等 ， 十余年如

一日 ， 从未懈怠 。 去年市社科院发现

喜鹊窝 ， 他虽然身患重疾不能到现场

观 察 指 导 ， 却 仍 打 来 电 话 关 注 动 态 ，
并且详细讲解了喜鹊的行为习性和保

护要点。
记 得 十 年 前 刚 推 出 寻 找 、 呼 唤

喜 鹊 活 动 时 ， 唐 思 贤 就 在 一 次 野 保

会 议 上 表 示 ， “寻 找 喜 鹊 ” 其 实 远

不只是寻找这一种鸟 ， 而是寻找失落

了相当长时间的文明修养 ； “呼唤喜

鹊 ” 也 不 光 是 呼 唤 这 种 可 爱 的 鸟 儿 ，
而是呼唤现代都市人都树立起应有的

生态觉悟 。 这些年喜鹊回归 、 爱鸟风

盛 上 海 的 事 实 ， 也 证 明 了 他 的 真 知

和 远 见 。
（摄影 ：洪崇恩 刘国荣）

笔者上月在本市长乐路常熟路
附近一个居民小区看到令人欣喜的
一幕： 小区南端有一排高高的水杉，
在其中三棵树上， 赫然筑着四只喜
鹊窝———有两只上下交叠， 是典型
的 “父子窝”。 往北不远处， 几株错
落的杉树上有一只更大的喜鹊窝 ；
而走出小区向东， 在延庆路居民区
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上， 还有一只略
小的喜鹊窝！

十年前， 上海发起了 “寻找喜
鹊” “呼唤喜鹊” “留住喜鹊” 活
动， 为消失了很多年的喜鹊营造回
归环境。 “寻找喜鹊” 其实远不只
是寻找这一种鸟， 而是寻找失落了
相当长时间的文明修养； “呼唤喜
鹊” 也不光是呼唤这种可爱的鸟儿，
而是呼唤现代都市人都树立起应有
的生态觉悟。

随着上海中心城区生态环境的
持续向好， 喜鹊的身影正逐年由郊
区向市中心移动， 这无疑是上海生
态文明建设的可喜进步。

申城的爱鸟护鸟人越

来越多， 刘国荣就是其中

热心的一员。 右图为他救

回的一窝嗷嗷待哺的小喜

鹊， 并充当起它们的临时

保姆 （左图）。

●花粉过敏是“雄树”惹的祸

一 到 春 天 ， 不 少 人 就 开 始 打 喷

嚏、 眼睛发痒、 流眼泪， 这与城市绿

化种植的雄性植物越来越多有关。
花粉只由雄性植株产生。 雌性植

株被授粉后， 才会有果实和种子。 美

国园艺专家托马斯·奥格伦建议， 解

决城市居民花粉过敏问题， 可以考虑

在城市绿化中适当种植雌性植株， 来

吸附花粉。
由 于 雄 性 植 株 不 产 生 果 实 和 种

子， 便于市政部门的管理， 因此， 美

国农业部 1949 年就在指导手册中写

明： 选择街道景观树木时， 应当选择

雄性植株， 以避免雌性植株种子散落

带来的麻烦。 此后， 美国农业部向市

场供应的红槭树苗及苗圃中培育的树

苗， 都是雄性植株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 越来越多的树

苗供应商会在柳树、 白杨、 桑树等雌

雄异株的植物 中 ， 选 择 供 应 雄 性 植

株， 并专门培养雄性植株。 美国街头

开始出现没有种子的柏树、 没有荚果

的皂荚树等， 刺柏、 紫杉等矮生灌木

丛也都是雄性植株。
然而， 随着树木逐年成熟， 雄性

植株的弊端开始显现。 奥格伦表示，
大部分植物的花粉颗粒较大、 形状特

殊， 很难传播太远的距离。 城市居民

的过敏原大都来自生活工作地附近种

植的各种雄性植株产生的花粉， 随着

树木的高大成熟， 人们的过敏症状逐

年严重。

●新杂交害虫威胁全球农作物

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

织日前宣布， 他们的研究人员在巴西

发现一种由棉铃虫和谷实夜蛾杂交而

成的新害虫， 有可能对全球农作物安

全构成更大威胁。
发表在美国 《国家科学院院刊》

上的这项研究成果显示， 这种新害虫

具有谷实夜蛾 51%的 基 因 ， 同 时 遗

传了棉铃虫强大的抗药性， 因而比这

两种害虫更具威胁。
该研究第一作者克雷格·安德森

博士指出， 目前， 南美洲已经受到这

种新害虫的影响 。 开展 害 虫 杂 交 品

种研究对保护农 产 品 安 全 具 有 重 要

意义。
澳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生物

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计划主任保罗·德

巴罗博士认为， 类似杂交害虫有可能

入侵别国且难以被发现。 这一发现有

助于加强澳大利亚防御和应对生物威

胁的能力。 虽然可以采用杀虫剂等方

式防治这些害虫， 但就全球农业长期

可持续发展而言， 加强对害虫自身的

研究， 如基因测序等更为重要。

●科学家破译蓝鲸基因组

蓝鲸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

物 。 德国和瑞 典 研 究 人 员 最 新 报 告

称， 他们破译了蓝鲸以及其它三种须

鲸的完整基因组。
研究团队在新一期美国 《科学进

展》 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。 他们认

为， 这将有助于科学界以 “前所未有

的细节”， 追寻蓝鲸及其 “亲戚” 的

进化历程。
须鲸包括蓝鲸、 座头鲸、 灰鲸、

长须鲸等种类。 来自德国森肯贝格生

物多样性和气候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

介绍说， 蓝鲸以及座头鲸、 灰鲸等其

它三种须鲸的完整基因组显示， 蓝鲸

等须鲸在进化历史上存在 “杂交” 行

为。 而且， 须鲸在进化道路上分化为

不同物种时 ， 并 不 存 在 地 理 上 的 阻

隔。 这种现象被称作 “同域性物种形

成”， 在动物界是比较罕见的。
蓝鲸被称作 “海洋巨无霸”， 体

长最长 ３０ 米， 体重可达 １７５ 吨。 基

因组分析 显 示 ， 在 进 化 道 路 上 分 化

的不同须鲸物 种 之 间 ， 曾 经 存 在 基

因 流 动 。 因 此 ， 不同须鲸之 间 的 关

系可能要比人 们 之 前 想 象 的 复 杂 得

多 。 比如此前 科 研 人 员 认 为 ， 座 头

鲸由 于 其 鳍 巨 大 无 比 ， 可能是须鲸

中 的 “另 类 ” 。 此 次 基 因 组 分 析 显

示 ， 座头鲸在 进 化 过 程 中 ， 确 实 与

其它须鲸更加不同。
灰鲸由于外形与其他须鲸差别较

大， 也被认为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分化

得比较远。 但此次基因组分析发现，
灰鲸反而是名副其实的须鲸。 灰鲸的

独特性更多地在于它的食性， 即主要

以海洋中的甲壳类动物为食。
研究团队介绍说， 基因组测序技

术潜力巨大，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

物种的生物演 化 进 程 。 通 过 基 因 分

析， 还可揭示鲸类种群规模在过去数

百万年中的变化情况。
（依霖）

科技快讯

▲两只喜鹊闹高枝

▲华亭路延庆路居民区的喜鹊窝群， 中间是一个 “父子窝”。


